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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陳老師轉交的「田野秘笈」，在萬全準
備下，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在 2010年 4月，我
進入北京進行《零八憲章》網路社會運動田野調
查，由於田野對象皆為被當局監控的中國自由派
知識份子，所以田野的過程格外謹慎，深怕一失
足成千古恨！要深入一個議題，八天的田野僅能
說是蜻蜓點水，但受限於非全職學生身份，向公
司請假一週已是極限，於是，要求自己，必須在
緊迫時間內，有效率地完成這趟田野。
田野訪談對象為《零八憲章》簽署者與聲援
者，2008年 12月 8日，憲章公佈前，主要起草人
劉曉波無預警地被中國當局逮捕，簽署者紛紛被
約談，升高《零八憲章》敏感性。為了讓田野能
順利進行，出發前即與《零八憲章》第一批簽署
人平教授e-mail連絡，多次書信往返，準備做足，
安心不少。1
在恐懼中訪談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
4月 20日赴北京田野開始，獲平教授頗多協
助，很快地，我就能直接訪問到《零八憲章》主
要參與人士，除了平教授，還訪問 6 位與《零八
憲章》直接相關人士，包括：劉曉波夫人劉霞、
網路活躍成員小劉、Twitter 觀光團（法院外聲援
劉曉波成員）、中國知名博客作家老莫、自由撰
稿人小暇、NGO 工作者小雨、自由工作者小夏
等。
田野訪談的地點，由受訪者決定，我與 4 位
聲援劉曉波的 Twitter使用者（簡稱推友），約在
北京咖啡廳碰面。當天，咖啡廳內滿座，提早到
的我，好不容易等到類似包廂的位子，顧慮他們
身份具敏感性，起初，我還四處觀望，有無國保
和警察跟蹤，也擔心隔牆有耳。結果他們的態度
坦然，毫無顧忌，甚至希望國保一起來聽，他們
的態度，讓原本只敢低聲訪談的我，也才放膽與
他們對話。隔幾天之後，於劉曉波家附近餐廳訪
談劉霞時，她更是坦然地說，早被國保跟蹤慣了，
沒事兒的！她還要我別擔心。這段過程令人莞爾，
生長在台灣，從沒被跟監過的我，怎麼也無法接
受被監視的不自由，但生活在中國的這些知識份
子，反倒習以為常，處之泰然。訪談中，受訪者
告訴我，在中國社會運動中，常會有警察拿著攝
影機拍攝他們，現在，他們也買得起數位設備，
同樣把鏡頭對準這些警察，讓外界知道，這些執
法者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
什麼樣的國家，讓人民必須長期生活在被監
視的恐懼中？又什麼樣的社會，讓人們已無所畏
懼？在中國，一個個的「我」，透過網路，組成
「我們」，中國內部一股強大的民間力量正在匯
集。
研究緣起與問題
在人權研究中，可做的論文題目不少，很多
人問我，為何要挑一個如此敏感，被中國當局視
為言論禁忌的議題，還要親赴大陸做田野訪談？
雖然平日媒體工作已異常忙碌，但是我告訴自己，
如果不走一趟北京，僅用文獻探討，我將難以感
受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言論自由的渴望，田
野的過程，才能讓我的論文增加溫度，而非只是
冰冷文字的堆砌，至於選這個題目，則跟自己的
工作有著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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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田野訪談過程，大部分受訪者並沒有要求匿名，但為求審慎，本文中所提的人名、姓氏，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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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進入媒體任職，開啟自己的大陸傳
播工作，與數萬里遠的大陸閱聽人對話，是項特
殊經驗，透過互動，接觸一群有別於中國官方傳
媒觀點、希冀社會改革的大陸人士，於是觸發進
一步思考，中國強權背後，究竟存在一個什麼樣
的民間社會。2010年 6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 4.2
億人，有著世界最龐大的網路使用人口。眾多知
識份子，千方百計跨越中國網路防火牆，只為「說
想說的話、看未刪除的文」。我的研究旨趣在於，
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網路使用者，龐大數字背後，
對中國民眾政治思想啟蒙、公共議題參與起了什
麼作用？這些作用如何從虛擬跨入真實世界？
研究發現
《零八憲章》透過網路中介，由發起、圍觀
到行動，發展出特殊網路社會運動脈絡，包含幾
個重要的元素：
一、發起：無組織、無領袖。2009年 12月23
日審判劉曉波過程，外國領使館人員、媒體及其
妻子劉霞均不得入內聽審，法院外除大批外國媒
體記者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透過網路，十多
位網友自發組成的聲援團體：「Twitter 觀光
團」，他們現場發放黃絲帶，祈禱劉曉波能早日
回家。田野中，推友們再三強調，Twitter 觀光團
法院外聲援行動沒有組織，在中國的政治情勢下，
也不能有組織形成，否則具有危險性。知名博客
作家老莫說：「目前中國盡量刻意去組織化，其
實我們可以組織，但我們刻意去組織化。沒有人
帶頭，所以網路訊息很重要」（20100421訪談紀
錄）。中國搞運動，沒領袖、沒組織，以分散被
當局盯上的危險，而行動中由誰負責宣傳？當然
是網路，Twitter觀光團的構想，從 Twitter互動平
台發起，網路隨即透過Blog或E-mail傳播劉曉波
開庭圍觀消息。
二、圍觀：無特定模式、標語。在中國，遊
行不可能被官方批准，圍觀、觀光、散步都是民
眾表達關注的方式。回到第一點，如果聲援劉曉
波行動沒有組織，現場黃絲帶的分送，又如何成
形？NGO工作者小雨說，這是Twitter上，大家共
同的討論，但是，她與另一名參與者小暇根本沒
有準備，黃絲帶是一位推友帶的，那位大姐帶了
四卷，剛開始沒有跟大家聚集時，她只敢把黃絲
帶放在包裡，直到小雨認出那位大姐為推友後，
她才開心地拿出黃絲帶分送。劉曉波聲援行動中
的積極參與者，彼此常線下聚會，存在緊密的人
脈與互動關係，對於他們，網路扮演資訊討論、
傳達、聯絡角色，也因為這層更深度的關係，衍
生彼此信賴感，讓抗爭雖無發起人，但仍具一定
規模。
三、行動：彼此試探。網路訊息，是初次參
與行動者，為重要的資訊獲取管道，在聲援劉曉
波黃絲帶行動中，當天聲援一開始，推友沒有群
聚，直到積極參與者小雨與小暇讓推友「現身」。
小雨說：「推友間不敢承認，比較膽小，因為有
些剛開始關注社會事件，於是，我們走向前問，
你是推友嗎？他會很興奮，對，我是！很多白領
都是這樣的」（20100423訪談紀錄）。在法院外
圍觀劉曉波案的推友「相認」過程既敏感又有趣，
圍觀現場，推友在國保、便衣與「同道人」間，
諜對諜，以及遇到網上同道人的興奮之情交雜著。
意外收穫
大陸上網看境外訊息，必須翻牆。4月 22日
早晨，Twitter 張貼推友在司法局外圍觀的現場消
息，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劉巍被吊銷律師執照
案的聽證會在北京司法局召開，他們被控於 2009
年 4 月，瀘州法院審案過程中擾亂法庭秩序，干
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違反國家律師法。兩名律
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照片來自大紀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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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 2010 年 4月 12日收到北京司法局通知，吊
銷執業證書。劉巍和唐吉田隨即提出反訴訟，要
求就此案舉行聽證。
這天，北京的天氣陰冷，氣溫十度上下，下
著連綿的春雨，儘管已至春末，依然感到寒風凜
冽。司法局四周全被封鎖，至少有 200 位警察實
施戒嚴式管制，在胡同東、西二端拉起警戒線，
三、四十輛警車把胡同佔滿。我心想，不過就是
個聽證，何需如此大動作警戒呢？我坐的計程車
進不去，只好徒步逛逛，白皮膚的外國媒體記者
正在司法局門外採訪，他們是最接近司法局主建
物的一群，其他人只能在外圍觀，還不時被警方
驅趕。圍觀現場，除了警察還有便衣，他們帶著
攝影機四處站崗，不斷地驅逐圍觀民眾，司法局
對面有間圖書館，圖書館大門亦站滿了人，分不
清他們是來辦事順便看熱鬧，還是專程來關心事
件的群眾。警察不斷地趕人，但是態度並不強硬，
圍觀者走了又回來，無法完全驅逐。我趁沒人注
意，進入圍觀現場繞了一圈，現場還有一群跟警
方對峙的訪民，跟其他圍觀者攀談後，他們大多
表示，不知確實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出大事了
就來看看，少部份圍觀者，小聲地跟我詳細說明，
是維權律師的執照要被吊銷，而這些律師都是好
律師，專門幫窮困的維權人士打官司，也有圍觀
者跟我及其他人說，沒事最好別在這兒看，怪的
是，那人自己卻看得起勁兒！大多數人跟我說，
他們只是路過，一副非專程來的模樣。
總之，現場氣氛詭異，圍觀者都是小聲地竊
竊私語，直到有人尖聲喊冤，才劃破當時凝結的
空氣，原來是一位訪民到場圍觀，被警方拉上車
帶走。如果不會翻牆，可能什麼事也不知道，就
只能當個普通北京觀光客，「和諧」的北京城，
官員被網民扔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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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都感受不到一絲維權抗爭的氛圍，由此次圍
觀，深刻感受到北京真實面，而這絕非普通觀光
客所能看到的。
目睹中共官員被網民抗議扔五毛
此行，我還赴人民大學新聞系，聽雲南省委
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演講談中國互聯網，目睹伍皓
被推友抗議扔五毛的過程。聆聽這場演講過程中，
我後面坐著三位年輕學生，他們不時對演講內容
竊竊私語、發出噓聲，還手持數位相機全程錄影，
透過手機上 Twitter即時轉播。
這樣偶然機會下，我認識一位人民大學新聞
系學生，起初攀談時，他擔心我是釣魚執法者，
經過詳述後才放下心防，並在隔日接受匿名訪談。
問他為何透過手機上 Twitter實況轉播伍皓演講？
他說：「我們是被逼的，因為不希望活得像頭
豬，吃飽睡，要有生存權後的言論自由，不過，
在中國網路不是教我怎麼思考與說話，而是要我
們怎麼不說話！（因為刪帖很嚴重）」。上了大
學，他學會翻牆，閱讀國外新聞網站後（VOA、
自由亞洲、台灣媒體），也才瞭解真實的中國，
他認為：「中國官方沒有權力替大家決定什麼訊
息應該看，什麼不應該看，限制網路自由，訊息
的好壞，應該由網民自己分辨，期待能像台灣一
樣的言論自由」。
小結
北京田野短短八天，收穫卻相當豐富，我親
眼見到，中國改革行動者與官方博奕過程，見識
中國民眾於司法局外抗爭，以及中國警方在敏感
議題、秩序維護上處理的態度。生長在台灣，年
輕一代的我們，實在無法想像，生活在言論管控
的社會是什麼滋味，田野期間有兩句話令我印象
深刻，一句是小暇所說，「以前學英文是為能更
瞭解世界，現在學英文是為了更瞭解中國」，另
一句話是匿名大學生說，「網路應該是教我們怎
麼說話，但在中國，我們學的是怎麼不說話！」
「說話」是一種權利！在民主國家，言論自
由是最基本的人權，相反地，在訊息封閉的國度，
自由言說是一種奢侈。在中國田野期間，尚未翻
牆前，我無法順利進入 Twitter，翻牆後，一切海
闊天空。在中國，如果不擅於網路翻牆，思想就
會被侷限於中國官方所允許的網站及報導中，生
活在被規劃好的世界，是件多可怕的事。田野中，
我還與劉霞碰面，她是極度悲觀主義者，劉曉波
身陷囹圄的情況，她早預料到了，如今的她只有
面對！生活在威權下的這群中國知識份子，仍展
現出無畏的勇氣面對當局，我終於親眼見識到，
也深深地佩服他們。
